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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玉珍（1月14日） 
看到梦奇的回村笔记，梦奇太细腻了，这个好心的孩子。去姜奶奶家，还给老人做那么多的好事，我想姜奶奶这辈子会天天都在念叨着你这个好心的闺女。在此也不尽想起你片子里的余仙堂，47公里可怜的老人们！在此也不尽联想起我的村子自杀的老人，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，都老了，就是这样情景！他们含辛茹苦养育的儿女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！他们也不想想：人总有老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有老去的那一天，而且是不远的将来，自己将来的命运。。。有句话叫“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”！
 
口述人：刘怀友男 1930年出生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辛庄子村
采访人：邵玉珍女 1950年出生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沙子营村
采访时间：2011年7月18日
采访地点：辛庄子刘怀友家
采访人注：
上次采访刘老师，是6月16日，本来和他约好第二天再来，后来由于妹妹生病住院，去看妹妹，又陪她去医院，再加上家里的乱七八糟的事，一拖就是一个多月。7月份，女儿放假，她说想看看刘老师，我就又和女儿一起来了。
本来是想接着刘老师上次回忆的话茬说下去，时隔一个多月，就又撂下了。我现在想自己真是该死，现在离那次采访又快过去半年了，还没有去刘老师那一次，做事这样拖沓，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了。

我们来到刘老师家，我女儿拍，我坐在刘老师面前，刘老师又提到了他面前遇到的心里的不痛快，被人误会后的心情的不快，到了30分钟还说这些。我理解他的这些话也只能跟我说说了，跟谁说？跟儿子说，不合适。跟闺女说，也不合适。只有我能理解。

口述正文：
刘：哎呦，跟您聊点啥？
我这一辈子就是傻，不会搞那弯弯套，要是搞点弯弯套我现在起码是离休哇，我不跟您说过吗？我这有政府的证明啊！我是跟谁谁一块去的，我都干啥了！
邵：您教书是啥时候回来的？是因为什么原因？
刘：我是65年在沙岭教书回来的。我跟校长林更野，跟主任刘宗山，我们仨人在爬里（村子名）插白旗。建立独立王国。
邵：插啥白旗呀？
刘：嘘，哪摸白旗去？人家共产党是红旗，这些人就算国民党，这些人一个真正党员都没有。跟党员对着干。就叫独立王国，那王国跟哪呀，谁瞅见啥样呀？
邵：说您搞独立王国插白旗，哼得有个话题呀？
刘：啥话题呀？有一个老师，跟我挺熟的，找我玩来了，坐我腿上。说“老师您小时候唱啥歌呀”？那我唱啥歌呀？我小时候是日本呢。我一唱这个“青云淡兮，旦复旦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”意思就是中日亲善，实现大同。说国民党时期唱的啥歌？就是“三民主义，我党所宗，”一唱这个，好！“在共产党天下大唱国民党歌曲，气焰多么嚣张！”
邵：这是说您的罪过，给您订的什么罪呀？
刘：反革命，是不是呀？我跟你说，就他那样弄我，我没服。咋说没服呢？这老师上课只要上晚点我就上去。就在沙岭那我也喊操，那阵就已经不把你当人看了。
邵：带的啥帽子？
刘：就坏分子，说实在话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也没见着我到底有啥。就那会叫我回去我就问公安局，说您就啥也甭说了，您就啥事没有。就人民内部矛盾。
邵：是人民内部矛盾咋就不让教书了呢？
刘：那阵呀，还有人剌脖子呢，我们顺着河南村到河北村去我们坐着船，旁边都有解放军把枪端着，意思就是谁要跳“帮帮”就两枪。那阵……我就跟你说我这气没倒是什么意思呀，刚才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上课，沙岭中小哪个教室最安静就是我们班。我遇着一个小男孩叫小美子的，我一推门，没有几个站起来的。我说咱们这班是几年级呀？有的就说五年级。我说“有的孩子还不知道啥叫五年级呢，”我把门拉上，就外边站着。我说“我看看知不知道啥叫五年级”，我外边站会之后我侉一推门，噌就都站起来了。当时我就说“谢谢同学，谢谢同学，大家坐下”。第二天上课这小美子弄一板凳躺那呆着。我问他为啥，他说“我没拿算盘”你没拿算盘，我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尊重，我上办公室给你找一个去。我给你找这算盘要有人比你的强算我对你不尊重，我再给你找去。他有啥新鲜的。“叫我们掌握政权，掌握枪把子，就得好好学习。你不会打算盘这账怎么算？”我说那阵那态度严肃极了。我教算盘时候你手就这搁着，不许动，得我说打还打呢。基本上知道这待不长了。
这事还有，谁不愿意当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呀？这高文（同事，造反派）不就这样，跟我一块走着“我要当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”我心说“你这一辈子教书你都干啥了你？爷爷干一天够他妈你干二年的”。我还说我教这班，后晌黑我把一天的作业全写在黑板上，端着那照灯。这作业写完之后，马上出去上学生家访问去。就那段时间我没和大伙一块吃过饭。等我回学校吃饭时候，老师早就办完工该走了。我就那么招货（玩命的干），男生女生我都去。天天得家访。我心说话“我给你们一个印象让你们瞅瞅”。我回家之后头一天我就跟我老伴说了“这回我好好跟你过日子”。
邵：记不记得您是哪天回来的？
刘：好像是1966年的4月29号。
邵：他咋说让您回来的？
刘：我也没找他呀！那阵我就这样想的：我要是人，我就不教书了。咱不敢这样嚷“共产党都对不起我”。现在你们所红的人，我一个人干的事比他们八个人干的都多。不咱就一个个往这比。核算到后了（最后）了，沙岭学校没有几个人没回去了，连校长带书记，带主任来我家找我来“您啥也别管，您就等着上班吧”。（我的关系）79年还没弄好呢，就上学校教课去了。
邵：那和着13年呢，您13年在家劳动。
刘：我觉着劳动我也挺高兴的。
邵：您在家劳动，对你的待遇怎么样？
刘：没人说我啥，这坨（附近）的劳动改造的那思想汇报都我给写。
邵：思想报告，什么报告哇？
刘：我这一天干啥来的，老实不老实。出勤时候喊“万岁，万寿无疆”好没好好嚷！有啥反动思想，扫大街，扫没扫！
邵：还得扫大街去呢？
刘：嘿！我跟您说得了，他谁不扫去我也扫去。我还锻炼身体呢，我瞅你们共产党都啥样。那阵我的思想好像是老有点高傲似的。瞅不起他们。有一回我跟小店这教书呢，沙岭人来了。说是您最亲密的战友找您去了，您无论如何得来一趟。我到那被子褥子、脸盆、牙膏，都预备好了。知道您没带钱，先跟您200块钱先花着。就不让我回来了。过不两天就当着他们全沙岭（学校）老师，连新的带旧的跟他们讲讲我上课是咋上来的。呵！我他妈叫讲就讲讲。
邵：您回来以后家里怎么样？
刘：我们家，这人呢，就是命。我们家全是地富。人人都刨工分。人人都得扣分。挣分还挣的少。我爸爸出去（花）8块钱买一老窠（老母猪）。往家一哄，这老窠老惦着卧那，走不动道哇！瘦的。可是到我家一年最少（下）两窝小猪。就那样没让刨钱。我爸爸，我妈，搭我仨婶子，搭我，这都是刨分的人呢！一亏亏好些钱。但是有一条，拿这拿完之后还有富余。
邵：粪分？
刘：不介，不是粪分。我这一斤小猪一块七毛五，下小猪能卖了，一块七毛五一斤，那就挡事了。这样说吧，街坊四邻要是借钱就上我家借来。谁来也不空手。您说这不是命。
我们家人疼我，我三婶子还把我搂被窝睡觉去呢。我觉着我这辈子挺幸福的。
邵：您家人您有没有对不起的？
刘：我从普遍来说我对不起我老伴，这家里所有的事啥也不用我呀。我跟您说那阵给我洗一小褂我都不敢穿，那阵知道寒谗。马上这人还八字没一撇呢就拉着手大街上走。那阵没跟媳妇一桌吃几顿饭过，寒谗。就是在学校那也没工夫呀，她能谅解我，我觉着最满意的是那次，我退休以后大松各庄人又找我去了，人家直佯咯呀！好几个人呢。我问我老伴“让不让去呀”，我老伴一乐，“人家不是来一两回了，一来来三四口子，能不去吗”？反正我觉着这一辈子也挺美的，就是有不痛快的地方转念一想也高兴着呢。就是人心忒软。就是老觉着给人家老使好心没得使，心里老觉着缺一笔账。跟人相处得拿出人味来。
邵：您缺啥账啊？
刘：反正我老觉着凡是我教过的孩子走了以后我都觉着对不起他们。我老觉着我要讲的东西比已经讲过的要多得多呢。我好些东西没给孩子讲完，哪拨孩子都是一样。



